



























サマーズ A Hand 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63）に見るムードとテンス 
──19世紀英国の中国語教育とその「実用性」──
要旨　本文は英国人中国学者サマーズ（James Summers, 1821‒91）の文法書
A Hand 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を取り上げ、第一部第二章にみえる動詞分
析を中心とし、特にムードとテンスについての解説について論じた。サマー


























即国王学院汉学教授道格拉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38‒1913）以及曼





　　本文分析他的语法书 A Hand 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汉语手册》
1863，下称《手册》）。《手册》是官话的初级教科书2），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
词法、第二部句法、第三部文集、第四部词典。本文以《手册》第一部第二章
“表现法（forms of expression）” 中所见的动词分析为核心，尤其对有关 “语气
（mood）” 和 “时态（tense）” 的部分加以论述3）。如下文详述，《手册》的动词
分析中最具特色之处就是讨论这两个语法范畴的部分。为进行对照，第３节将





同一世代且均为牧师等等4）。萨默斯31岁时推出了第一本专著，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中国语言文学演讲录》1853），以在国王学院
进行的就职演讲为基础撰写而成，可说是《手册》的前身；艾约瑟的首部著作
２） 萨默斯本人承认，他最善于上海话。参看关诗佩（2014: 33）。他住过两年上海，回国
后著有上海方言罗马字圣经《约翰福音》（The Gospel of Saint Joh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Dialect of Shanghai, Expressed in the Roman Alphabetic Character with an 
Explanatory Introduction and Vocabulary, London W. M. Watts, 1853）。
３） 本文所说的 “语气” 就指跟英语学所用的术语 mood，不是指当代汉语语法所用的语气

































于词根动词，复合动词相当于派生动词。参看 Summers （1863: 69）。








成”。比如说，“弄杀（kill）” 的 “弄（do）” 表示一般概念，而 “杀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和雷穆萨；汉语有复合词这个观点源于郭实
猎，而把动词分为词根动词和复合动词，然后把后者细分成若干类则是雷穆
象的词组；一种 “名动兼类” 结构，如 “点”（作为名词表示 “point”、“dot”；作为动词
表示 “punctuate”、“blot out”、“light”、“nod”）。最后一类从现代的分析来看说不上是兼
类，可暂时遵照萨氏的说法。
８） 据萨默斯，由于 “看”、“见” 都有着 “观看” 的意思，可以归于 (α)类。其实这个分析
和雷穆萨的解释完全一样。参看 Remusat（1822: 130）以及千叶（2016： 77）。
９） 构成动宾结构的每个成分具有共同词源时，其宾语叫做 “同源直接受格”，如英语






















　　２．往復形（iterative）。用 “来” 和 “去” 以及 “上” 和 “下”，表示往
10） 参看千叶（2016: 63‒65）。
11） 其实此书作者写明 “Philo-Sinensis（中国之友）”，本文指此人为郭实猎，可又有人推测
是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不过，萨默斯本人指出 “Philo-Sinensis” 即郭实猎。
他在《手册》导言中说：“麦都思博士接着编辑了 Philosinensis（即郭实猎博士）的 Notices 
of (sic) Chinese Grammar”。参看 Summers （1863: ix）。
12） Summers （1863: vi‒ix）。
13） Summers （1863: 73）。其实相当于艾氏 (8)的内容在《手册》第７节第201款，解说 “动
词＋形容词” 这个形式。其前的第200款详解 (ζ)类，可是萨氏没有言明下接的第201款
是否属于 (ζ)类。本文判断第201款属于 (ζ)类。因为其后第202款提到几个 “习语性结构
（idiomatic）”，如 “中意”、“得罪”，其内容跟 (ζ)类很相似，那么按一般的行文程序来说，
第200款和第202款之间第201款也属于同一个 (ζ)类。








　　４．希求形（desiderative）。动词前加 “要”、“欲” 和 “愿”，表示希求和




　　６．用 “有” 的分词结构。这意味着 “拥有该物的”；如 “有角的”、“有
眼睛的”。
　　７．使役形（causative）。动词前加 “叫”、“教”、“使”、“令” 和 “惹” 而
构成；如 “教来”。
　　８．被动形（passive）。主动动词前加 “见”、“受”、“吃”、“领”、“遭”
和 “为”，可表示被动形；如 “见笑”、“受欺”、“吃亏” 等。再者 “被”、
“拿”、“用”、“挨” 等词也可作为被动而翻译。如 “被虎食了”、“欺于
人者”、“拿石头打死的”、“蒙其保护” 等。
　　９．返照形（reflexive）。动词前加 “自” 字；如 “自杀自家”。
　　10．相互形（reciprocal）。动词前加 “相” 字；如 “相遇”、“相好 ”。
　　可见萨默斯的分析十分详细，涵盖了汉语动词的多种形式。但是可以认
为，他的分类存在有待商榷之处。例如，第８种被动形中的后两个例子 “拿
石头打死的” 和 “蒙其保护”，其英译都是被动句，如 “was killed by a stone”、





















“你来”；(2)命令式 “你来！”；(3)分词结构即意味着 “你来的时候”，如 “你来
我就去” 一句中的 “你来”。除了 (2)外，句子的意思是 (1)是 (3)都全因逻辑
关系而决定的。
　　(c)虚拟式区别于直述式，只依赖于语境。如果动词前面有 “若”、“若是”、
“或”、“或者”、“倘” 和 “倘然” 等词，动词必为虚拟式。这些词语都是表示
假设的连词。
　　(d)可能式是萨默斯抽出最多篇幅来描述的一种。他举了构成可能式的
很多词组。英语动词前面加 may, can, would, should, must 等词便可表示可能
式；汉语动词可能式的基本结构则是词根动词前面加小词或附加词，因此两
个语言的构词法有相似之处。《手册》举的附加词都是 “可”、“能”、“会”、
“要”、“必”、“可以” 和 “好”。比如说 “会做（I can do it）”、“必记（you 
must remember）”。相反，也有附在动词后面的小词；如 “得”、“来”、“起”、
16） Summers （1863: 69）。
17） Summers （1863: 79‒82）。2.1节里的所有例句都引自79‒82页。




“着” 和 “把”。“把” 指的是 “吧” 或 “罢”。据萨默斯，动词前的 “好” 意味
着 “good”，所以 “好去” 直译为 “你去很好（it is well for you to go）”，引申
为 “你可以去（you may go）”；动词后的 “把” 意味着 “够”，所以 “去把” 直
译为 “去，那就够了（go, and that is sufficient）”，也引申为 “你可以去（you 
may go）”。因而 “好” 和 “把” 都可看成构成可能式的成分。
　　属于 (e)不定式的动词不带任何附加词，但其他词语可以给它以能力、适
合、容易、困难等色彩。如 “我能做此（I am able to do this）”、“你应该哭
（you ought to cry）”、“容易写字（it is easy to write characters）” 等。可见汉语
例句中 “做”、“哭”、“写” 等动词都能翻译成带有介词 “to” 的不定式动词。
跟英语一样，不定式动词前面有某些词语时，该不定式动词就表示目的或结
果。拿 “他来见我（he came to see me）”、“我们来吃饭（we are come to dine）”
为例，各句中的第二个动词 “见” 和 “吃” 解释为不定式，它们都表示主动词
“来” 的目的。一般来说，汉语不定式只能由词序来识别。
　　构成 (f)分词结构时，一般需要把属格的标志 “的” 或 “之” 附在动词后。
“之” 是文言的词语，口语一般不用。分词结构的例子是 “辩的（discussing）”、
“回的（returning）”。表示好恶的词也可以分词结构来表示；如 “好论（fond 
of arguing）”。可见汉语例句中 “辩”、“回”、“论” 等动词都被翻译成 ing 形式
的分词。某些小词可以附在动词前或动词后表示时态；如“辩了的（discussed）”、
“回了的（returned）” 等。“了” 表示过去时，因而这些结构可以看成过去分
词。再者 “我辩的” 之中的 “辩的” 意味着 “我所辩论的内容” 或 “我所辩论












丁语 Si ibi te esse scissem, ad te ipse venissem（如果我知道你在那里，我就会自
己去你那儿）为例20），从句的动词 scissem 是 scio（知道）的第一人称虚拟式不
















表示现在的或定期的动作、“实在” 表示真实。因此虽然 “我常时读”（I read 
habitually or constantly）、“我现在读”（I am reading now or periodically）、“我实
在读”（I do read truly）都表示现在时可是其语境有点不同23）。
　　构成过去时的词很多，其中首要的是 “了” 和 “过”。比如 “有时他讲了”
（He once said）。萨默斯认为，没有 “了” 的话，时态将变成现在时，意思也
20） 引自 Cic. Fin. 3.8.（西塞罗《关于终极的善与恶（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
21） Summers （1863: 82‒84）。2.2节里的所有例句都引自82‒84页。
22） Summers （1863: 82）。




变为 “sometimes he says”24）。“了” 和 “过” 都可以像英语的过去时和完成时
（perfect）使用；如 “去年我读了”（I read last year）、“你写的我读了”（I have 
read what you wrote）。除 “了” 和 “过” 之外，还可以用 “有”、“完”、“已”、
“既” 和 “曾” 构成过去时；如 “我有写了（I have written）”25）。
　　英语以 have 做完成时，而汉语则以 “了”、“过了” 和 “完了” 等词加在
动词后面。若要做不定过去，全依赖于语境，或者可以附加 “先”、“先时”、
“从前” 等词。如 “先时我读过了”（I have read (at some former time)）、“先爱
他顶多”（I loved her most（不定过去））、“昨夜听了此”（Last night I heard it
（定过去））。第一个例子中，英语翻译用 have 和过去分词表示完成时的，汉语
则把副词 “先时” 放在动词前，又把 “过了” 放在动词后，这样才能跟英语完
成时相对应。第二句的英文是不定过去时，不指特定的时间，汉语只加一个副
词 “先”。第三句是定过去时，事件发生在 “last night”，所以汉语句子要把相
当于 last night 的副词 “昨夜” 加在动词前，而且 “了” 也要放在动词后。
　　“尝” 可指过去时，也可以指过去完成时（pluperfect）。了解哪个时态
要看上下文。作为过去完成时的 “尝” 的例子是 “祖上曾做过（Among his 
ancestors there had been）”26）。
　　表示未来时把 “要”、“将”和 “必” 加在动词前，如 “我要去（I shall go）”、
“他将要来（He is about to come）”、“你必要逃（you must certainly run）”。另
一个方法就是加表示未来的副词；如 “明天我去（To-morrow I shall go）”、“下
午你去（In the afternoon you will go）”、“慢慢他来（By and by he will come）”。
　　《手册》对进行时只字不提。可见他的关注在于三大时现在、过去和未来
的解说。
24） Summers （1863: 82）。






























在时、过去时或未来时。例如 “我不笑你（I do not (or did not) laugh at 
you）”，“挨次行礼（in order they performed their bows and prostrations）”。
　　　　把 “过” 附上动词表示过去式；如 “学过了（he has learnt it）”、“住
过了（he has lived there）”。
　　　　动词 “歇” 有时附在 “过”后构成 “听过歇（I have heard it）” 这样的





　　　　“曾” 放在动词前表示过去时。作肯定句时附在 “可” 后面，要否定
时附在 “不” 或 “未” 后面；如 “可曾到此么（Have you gone there?）”、
“未曾说（he has not said it）”、“不曾见过（he has not seen it）”。“曾” 有
时可以单用，例如 “你曾到过么（Have you gone there?）”。
　　　　“了” 是表示过去时的另一个标志，放在动词后。“也请了安（he also 
asked how he was）”、“野马上了笼头（the wild horse has been entrapped）”、
“又站了一回儿（he then stood for some time longer）”、“读了两次就明
白（after reading it twice I understood it）”、“中了计了（we have fallen into 
a snare）”。“了” 的使用范围并不限制在过去时内，比如 “善人不敢瞒了
父母（he virtuous man does not dare to conceal anything from his father and 
mother）”。这句中 “了” 是为韵律上的必要而插上去的。古代书籍常用的
小词 “之” 也可替 “了” 使用。比如 “跪之他两次（he knelt him twice）”。
这不是标准的官话。在这个例句里我们应该用 “了”。
　　　　否定词 “没有” 和 “没” 表示过去时。“你上头去过了没有（have you 
gone above or not）”、“一向没做什么（hitherto I have done nothing）”。
　　　　对未来时使用小词 “将”，如 “将来”、“将有事（there will be a 
disturbance）”。这个附加词放在句子的前面，不能在否定句里使用。
　　　　动词 “要” 也表示未来时，如 “明早要去（I shall go to-morrow）”。
否定句里 “要” 不表示未来时而表示其原来的意思 “乐意做”、“得做”。
“他不要去考就罢（he does not wish to go to the examination, then be it 
so）”。
　　　　未来的否定式由动作动词和其前面的否定词来表示，不用表时态的小
词。“他不来（he will not come or he has not come）”。同样的意思可以用
“不见” 来表达，如 “不见得下雨”、“不见的下雨”、“不见要下雨”、“不
见起下雨（it is not likely to rain or as I see it, it will not rain）”。28）
　　这是艾约瑟对汉语动词时态的所有论述。可见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时态上，


















能 力（potential）； 志 愿（willingness）； 爱 好（liking）； 未 来（future）； 启
动（inchoative）；集中（collective）；分离（separative）；完成与中断（words 







29） Edkins （1857: 177‒182）。
30） Edkins （1853: iv）以及千叶（2016: 73）。
31） Edkins （1857: 179‒181）。















其背后有挚友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助力。这位斯
当东又叫小斯当东，是乾隆年间访华的马戛尼使团的成员之一。他父亲大斯当

































英语不定式 “to＋动词” 的形式来翻译成英文；属于 (f)分词结构的汉语例句










36） Summers （1863: v）。
37） Summers （1863: 82）。





“劝” 主动式的可能式（potential mood）当作例子，马礼逊举了现在时 “他
被可劝／他可被劝（He may be advised/He can be advised）”、不完了时 “他先
时可以被劝（He might before be advised）”、完了时 “他可以被过劝（He may 





















39） Morrison （1815: 193‒194）。





























的论文，而且还发表过有关于汉学的文章。汉学论考之一是 “新排字法提案（On Chinese 
Lexicography, with Proposals for a New Arrangement of the Characters of that Language）”，





























43） Summers （1871‒73/1961: vol. XXII）。

















关诗珮（2014）《翻译与帝国官僚：英国汉学教授佐麻须 James Summers 与十九世纪东亚
（中日）知识的生产》《翻译学研究集刊》６，pp.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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